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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曉望，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主題。對兩大文化碰撞的結局，世人有

很多的憂慮。澳門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東西方文化共存四百年的城市，因此，澳門是我們解剖東

西方文化共存形態的最好典型。從澳門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對21世紀以及更遠的未來　　東西

方文化激蕩的結局作出預測。和大多數人持悲觀態度相反，筆者認為：中西文化在未來的世界固

然會有許多碰撞與交融，但它不會導致各自文化的毀滅，而是刺激文化達到更高一層次的繁榮，

這已經被澳門歷史上宗教、民俗發展的四百年歷史所證明。

主人。這與歐洲人其他的殖民地都不同。在歐洲人

的多數殖民地，歐洲人都擁有行政權與司法權，以

及相應而來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給他們在殖民地

帶來了特殊的地位，因此，他們不能以平等的身份

與殖民地傳統文化進行平等的交流。比較典型的例

子是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他們到來之前，美洲是

印地安文化佔絕對優勢的地方。然而，美洲淪為殖

民地以後，西班牙人在當地以鐵與血傳播天主教，

從而對印地安文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天主教嚴

厲禁止異教的背景下，無數印地安人的文化寶典被

毀滅，乃至世界上僅有三部用古代印地安語撰寫的

書籍保留下來。至今為止，人們仍然無法讀懂這些

失傳文字撰寫的印地安人的歷史。總之，由於西班

牙人以鐵血政策在美洲傳播天主教，造成了印地安

古代文化傳統的中斷。但是，造成中斷的原因，並

非印地安文化沒有生命力，而是外力的入侵。

如果說西班牙人在美洲導演了一場較為極端的

文化傳播模式。那麼，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文化

的碰撞是另一種模式。英國人在印度的殖民有三百

澳門在東西文化交融五百年歷史上的地位

澳門是世界歷史上東西文化交織的焦點。我們

知道：自從五百年前葡萄牙人開始探險世界以來，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開始了相互碰撞與相互融合的

進程。在多數情況下，這種碰撞與交融都是在不平

等的條件下進行的。以西歐國家遍佈世界的殖民地

來說，歐洲國家的傳統作法是在這些國家建立殖民

統治，並利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傳播宗主國的文

化。所以，在幾乎所有的歐洲殖民地區，宗主國文

化與殖民地的傳統文化之間，都沒有平等的地位。

然而，澳門在其中成為一個例外。澳門在四百年前

既淪為葡萄牙人的移民地，但是，澳門的宗主國不

是移民者的國家，而是被移民的國家——中國。我

的這一判斷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在1849年以前，明

清兩朝政府一直在澳門擁有行政權、司法權，葡萄

牙人僅僅是向中國租用了澳門這一塊地，與中國進

行貿易。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成為這一塊土地真正的

中國東南沿海地圖　Gerard Mercator 和 Jodius Hondius 繪於16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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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歷史。他們在印度，沒有實行古代西班牙人那種

強迫性的文化傳播模式。他們所提倡的新教，始終

在外來殖民者中間傳播，本地土著受其影響的極

少。但是，英國人也沒有給印度傳統文化以平等的

地位。英國人在印度提倡一種歐洲的生活方式，它

吸引了由英國人培養出來的上層階級。在長久的熏

陶中，這些人漸漸地形成以英語為仲介語言的交往

方式，而且，這些人逐漸成為印度的領導者，於

是，今天的印度，成為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的國

家。這種局面的出現，有印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

的原因來自英國一方。由於英國人控制政治權力，

他們以此為誘導，最終導致印度上層社會採用英語

為其主要語言。進一步影響到他們的中下層社會，迄

今為止，英語已成為印度知識份子的主要語言。從印

度的漸近式的變化結果來看，印度文化傳統的變遷令

人驚心。此處不想評論今日的印度文化，我僅僅想指

出一點：倘若不是英國人在印度政治上的長期主導地

位，英語不會成為印度人的主要語言。從這一角度去

看英國殖民地的文化碰撞，可知二者並不是在平等的

基礎上交流的。

與西班牙人在美洲及英國人在印度不同，澳門雖

然是葡萄牙人的移民地，但葡萄牙人對澳門，長期祇

有使用權，而沒有佔有權。澳門的最高行政權、司法

權、軍事權，一向是屬於明清朝廷的。關於這一點，

已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論述，此處不再重

複。應當說，由於澳門特殊的政治地位，使葡萄牙人

在佔領澳門之後，以慎重的態度對待當地的華人文

化。作為澳門象徵的澳門媽祖閣，在澳門被葡萄牙人

統治的四百年內，一直巍然屹立在澳門半島之上，便

說明了葡萄牙人與當地華人關係的一個側面。

1849年以後，清朝與澳門葡萄牙人的關係才開

始發生變化。其時，葡萄牙澳門當局運用當時有利

於西方的政治形勢，借助於英法等國無形的政治外

援，使澳門脫離清政府的直接管轄。但是，這一時

代已經與葡萄牙剛剛佔據澳門時的情況發生變化。

由於香港的崛起，澳門從一個歐美人在中國唯一的

港口，逐漸變為一個廣東地方性的港口。這一變

更，使澳門在歐洲的地位下降。過去，澳門是歐洲

人經營中國必到的港口。我們知道：從清代開始，

英國法國與美國等歐美國家都到廣州進行貿易，他

們在廣州設有商館。然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清

朝廷一直限制歐美人在廣州的居住權。他們被迫生

活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沒有進城的權力。於是，當

時的歐美商人都將澳門當作休閒之處。在貿易的閒

暇時期，他們一般來到澳門生活，這使澳門在西方

人眼裡，有一種特殊的價值。然而，清朝被迫五口

通商之後，原來集中於廣州的貿易逐漸遷到上海等

江南口岸；而香港的崛起，更取代了澳門在東方的

特殊地位。澳門在清朝已經不是中國主要的對外貿

易港口，香港的興起，更使葡萄牙人對澳門的地位

感到危機。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人更加重視澳門

口岸在中國沿海貿易中的特殊地位，也使他們允許

中國人口大量遷居澳門。我們知道：從林則徐在鴉

片戰爭前對澳門的巡視來看，當時的澳門祇是一個

居有特殊地位的擁有數千人口的小鎮，以故，廣州

人稱澳門為“澳門街”。而在鴉片戰爭以後，澳門

人口直線上昇，迄至民國時期，已經成為一個擁有

十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其實，晚清澳門的發展，

已經不是靠其對歐洲的貿易，而是靠當地華人的經

濟活動。因此，華人在晚清澳門經濟中佔有特殊的

地位。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人對華人的信仰仍然

採取寬鬆的政策。我們知道：葡萄牙人真正控制澳

門之後，在政治上抬高葡萄牙人的特殊地位，葡萄

牙語成為澳門的官方語言。這是殖民主義不平等政

策所決定的。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葡萄牙人沒

有延續他們在巴西的殖民政策，沒有將暴力應用在

文化傳播方面。同時，澳門畢竟是一個華人佔據優

勢的城市，廣東的地方文化對它產生極大的影響。

澳門葡萄牙人位於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僅僅

保留了一個葡萄牙文化的小島。所以，儘管在政治

上有不平等的政策，但在晚清時期，葡萄牙文化與

華文文化在澳門的地位，大致相當。葡萄牙文化的

地位，除了葡萄牙人自身的存在外，尚表現為政治

所造成的特殊地位。而華人文化，其力量表現為人

口上的優勢及廣東地方文化的強大影響。

總的來說，儘管有晚清這一段特殊時期，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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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東西文化長時期共處的區

域裡，澳門的特點是：在這一區域的長期歷史裡，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地位大致相當——或者說是較為

相當。因此，對澳門四百年歷史中東方文化與西方

文化共處歷史的研究，才有典型的意義。

再者，我們還注意到：澳門是歐洲人在東方建

立的最早的移民地之一，如果說歐洲人到東方有五

百年的歷史，澳門的歷史即有四百年。這類延續四

百年並對今天的東方仍有影響的西方移民地，在東

方並不多見，印度的果阿是可與澳門相提並論的，

但是，它在五十多年前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印度城

市，而且，在果阿歷史上，葡萄牙人與印度人的地

位是不同的，他們的關係更類似於一般歐洲人殖民

地，而不是類似於澳門，所以，果阿缺乏東西方文

化共存的典型意義。

澳門四百年歷史上的東西方文化

在澳門市區裡，令我久久難忘的一個側影是：

在雄偉的聖多祿教堂側面，立妷一座小巧的那吒廟。

在形制上，二者有大小之分，但從二者代表的文化

內涵來看，二者卻是沒有大小的。聖多祿教堂代表

妷天主教在澳門傳播的四百年歷史；而小小的那吒

廟，也代表妷中國民間悠遠的民俗文化。令人驚訝

的是二者默默地共存，反映了中國傳統民俗文化與

葡萄牙天主教文化共存四百年的事實。其實，這種

情況在澳門隨處可見，在媽祖閣的不遠處，即是葡

萄牙人的居住區。從葡萄牙人的街區到華人的街

區，富有伊比利亞風格的葡式房子與廣東風格的華

人房屋遙遙相望，形成了獨特的澳門風情。最能說

明澳門東西文化並存的是澳門的宗教。澳門是一個

宗教極為發達的區域，小小的澳門市，共有十多座

天主堂，而華人傳統宗教的廟宇更不可計數。較大

的廟宇有佛教的菩提園、觀音堂；道教的媽祖閣、

關帝廟；儒教概念的包公廟等等。除此之外，澳門

還有許多世界性宗教傳播，從西方的基督教到東方

的伊斯蘭教、印度教，從傳統宗教到新出現的各種

教派，凡是世界上各種類型的宗教，在澳門都是應

有盡有。澳門，已是今天的世界宗教博物館。

澳門形成這種世界上所有宗教共存的局面，與

葡萄牙人的統治政策有關。在歷史上，葡萄牙人對

宗教，基本採取寬容的政策。而這一政策的制定，

又與早期傳教士的態度有相當的關係。

我們知道：天主教的傳教士對澳門文化有重大

的影響。在澳門開港初期，他們便成為澳門最早的

居民之一。天主教士選擇澳門為其傳教中心，與澳

門在當時的地位有關。澳門原來的面積僅有十幾平

方公里，被稱為彈丸之地。但是，它在中西交通史

上，卻有重要意義。在西方傳教士看來，“這個新

的居留地，位於那裡多港口的中心，他們在這裡發

現了一條途徑，通向不應忽視的傳教活動的新天

地。在北面是中國，比寬闊的摩鹿加群島區要大得

多，在東面是日本和菲律賓群島，西面是交趾支

那、柬埔寨、暹羅和其他幾個國家”（1）。作為歐洲

人在東方最早與最鞏固的據點之一，傳教士們終於

選定澳門為其在東亞傳教的中心區域。對他們來

說，澳門還是進入東亞第一大國——中國的跳板。來

到東方的歐洲人，很早就感到：中國在東亞文化裡

的位置遠遠壓倒其他國家。當著名教士沙勿略孜孜

不倦地在日本傳播天主教時，日本人經常問他，中

國人對天主教的看法如何？這使沙勿略感到：在東

亞傳播天主教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人的信仰。如果作

為東亞思想策源地的中國能夠改宗天主教，那麼，

天主教就一定能在東亞其他國家——日本、朝鮮、越

南等各個國家與區域獲得成功。在他的引導下，羅

馬教會將中國作為傳教的主要物件，而進入中國，

其主要途徑是從澳門進入廣州。因此，澳門成為他

們向東方傳教的中心。它曾經建有遠東最早的大學

——聖保祿學院。來到東方傳教的西方傳教士，諸如

利瑪竇、艾儒略等人，都要在澳門停留多年，他們

在這裡學習東方的語言，等待進入中國及周邊國家

的機會。因此，澳門很自然地成為許多著名傳教士

在東方一定要停留的地方。為了更好地在中國傳

教，他們還在這裡學習與研究中國文化，這使澳門

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達到較高的水平。此外，我們

要注意到：當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都受過精良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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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培訓，他們雖然算不上歐洲的一流理工人材，但他

們對歐洲的自然科學都有相當的理解。由這樣一批傳

教士代表的西方文化，達到了當時西歐文化較高的水

平。這使澳門異於一般歐美移民佔據的地方。

澳門的四百年歷史中，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能

長期共存，與早期傳教士的開明思想有關。早期來

到中國的傳教士中，以耶穌會的利瑪竇最有影響。

也可以說，是他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基本格

局。利瑪竇對中國已有傳統思想的評價很有意思。

在他看來，中國的儒學是世界上所有思潮中最接近

基督教教義的一種思想文化體系。在原始儒教中，

有上帝的概念，而這一上帝，似乎和基督教的上帝

頗為相似。再如，儒教重視家庭倫理，強調三綱五

常，而這一些概念，基督教並非不能接受。其實，

基督教也相當重視家庭倫理的建設，在這方面，基

督教在東方尋找到了同盟軍。在他看來，中國人的

原始儒教相當接近基督教的原始教義，祇是由於宋

明理學家的影響，儒教開始偏離原始教義；其次，

由於佛教、道教等多神教在塵世中的喧囂，中國人

的思想開始變化，與原始儒教漸行漸遠。利瑪竇認

為：向中國人傳教，並不要推翻中國人固有儒教，

而只要將其修正，便能成為真正的基督教。關於利

瑪竇由此產生的在中國的傳教策略，不是我們這一

篇文章的主題，就此略過。我們所要說的是：利瑪

竇的思想在歐洲影響極度大。它使歐洲人在很長一

段時間內對中國人懷妷一種莫名的好感。在這一背

景下，歐洲掀起了中國熱，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

被傳入歐洲。這使歐洲人改變天主教對待異教一貫

的嚴厲，而能夠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待東方的思

想。我們敘述這一文化背景，似乎繞了很遠，其

實，我們要說明澳門葡萄牙人對中國人傳統思想的

寬容，離開不了對這一時代歐洲大背景的分析。由

於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對中國傳統儒教的定

位，使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對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也較

為寬容。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傳播的歷史上，曾經

有一段鐵與血鑄就的歷史。當時的傳教士，是基督

教義最堅定的捍衛者，他們曾經用刀劍與火刑來對

待與天主教士對立的人士。不管任何人，祇要被判

定對基督的信仰不夠堅定，便會遭到宗教法庭的制

裁。自從文藝復興以後，西方人對等異教的看法逐

漸發生變化，從將異教徒當作敵人，逐漸發展為能

夠理解與接受與異教徒共存的事實。葡萄牙人正是

在這樣一種風氣中來到了東方，而耶穌會恰恰又是

西方對東方文化最為寬大的一批人，這是澳門出現

寬容氣氛的文化背景。正是有了這一背景，澳門的

葡萄牙人對當地中國文化採取一種寬容態度，便有

了思想上的立足之地。

葡萄牙人對華文化寬容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

澳門的主權仍然屬於中國。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租地

能維持四百年，其實是他們所不敢想象的。不論是

明朝政府還是清朝政府，都曾多次設想過收復澳

門，他們之所以未將它付諸行動，是因為澳門的存

在，使明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多一種很實利的選

擇。它是海禁時代廣東地方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

其次，在明清兩代的朝廷中，都有天主教傳教士及

他們的同情者在活動，他們千方百計為澳門的葡萄

牙人緩解，終於渡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由此可

見，雖然葡萄牙人在澳門長期存在，實際上，他們

始終感到來自明清朝廷的巨大壓力。為了保住在澳

門的地位，以便保持在對華貿易中獨特的位置，葡

萄牙人不得不收起來自西方的傲慢，小心翼翼地對

待明清朝廷。許多西方的遊記表明，在英國等歐洲

國家看來，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商業地位雖然值得羡

慕，但葡萄牙對中國朝廷方面，也付出了犧牲尊嚴

的代價。明白了葡萄牙人在明清兩代的地位，我們

便可知道：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享有特權，其實，

他們並非在澳門享有一切權利。澳門作為一個仍在

廣東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城市，華人的利益理應得到

尊重。由於這一緣故，華人在澳門一直保有相當的

權利。然而，由於澳門的直接行政管理屬於葡萄牙

人，華人在澳門的地位，也不可能超過葡萄牙人。

其實，華人在澳門的實際地位還是比不上葡萄牙人

的。總之，二者之間的地位，不是平等，而是大致

相當。

由於上述原因，在澳門四百年歷史上，葡萄牙

人與中國人長期共存，構成了一種奇異的文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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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葡萄牙人在他們的社區過妷與歐洲同胞相似的

生活。而華人在自己的社區按照千百年以來的傳統

生活。葡萄牙人沒有設想去改造華人的生活方式，

華人也沒有設想去改造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由葡

萄牙人建立的天主堂與中國人建立的廟宇，共同屹

立在澳門這一片土地上。

文明的同生共存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

回顧一百年前的世界，我們會覺得世界變化了

很多；回顧五百年前的世界，我們會覺得世界變化

得實在太快。未來世界會怎樣發展，各國的未來學

家都有許多憂慮。這是因為：過去的人類，祇能在

狹小的範圍裡生活；然而，隨妷人類交通條件的改

善，人類往來的增多，原有的生活格局肯定要發生

變化。而在新的生存格局裡，傳統文化如何生存？

這是人們感到憂慮的。

以美國來說，過去的美國號稱種族大熔爐，來

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達美國之後，逐步融入美國。

在這一國家，所有的移民都以一種改變的英語講

話，都為美國而驕傲，所以，他們實際上形成了新

的美國民族。他們之所以那麼快地加入美國，其實

與當時的交通條件有關係。當時的歐洲與美洲相隔

浩瀚的大西洋，交通既不方便，來往亦不便宜。大

多數人來到美國，實際上就斷絕了返回故鄉的希

望。因此，他們祇有融入當地社會一種前途，沒有

第二種選擇。由於移民不斷地融入美國，美國人有

了一種自成一體的驕傲，他們可以一種聲音對世界

說話，並團結一致捍衛自己的利益。但是，今天世

界的交通已經相當方便，民航機穿梭於世界各地，

並成為大眾交通的一種選擇。在這一時代的移民，

不會完全割斷與故鄉的聯繫。而且，由於他們往往

成群結隊地移民某個國家，會在新的國家形成自己

的文化圈。例如，對美國而言，來自拉美的移民已

經成為美國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拉美國家長期講西

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其中，主要是西班牙居民移民

美國。他們利用與美國接壤或相近的優勢，運用各

種方式移民美國，並在美國形成自己的生活區。在

這些生活區裡，他們仍然講妷自己的語言，以傳統

的生活方式生活，他們甚至將西班牙語帶入學校，

在自己的社區學校，用自己的語言教學。這種情況

從二戰後延續到今天，美國人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將

他們融合，於是，他們產生了憂慮：美國是否會在

外來入侵文化的影響下迷失自己的傳統文化？是否

有一天，美國人大夢醒來，突然發現美國已經不是

傳統的美國？美國未來學家亨廷頓的《文明的衝

突》一書，即反映了美國人的這種憂慮。

其實，亨廷頓的憂慮來自於文化上的傳統偏

見。對於歐洲人與美國人來說，他們習慣的狀況

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亨廷頓正是

出於這種偏見，才會坦然地說出他的憂慮。但是，

他的這一觀念早已是過時的觀念。一個國家是否祇

能有一個民族？是否祇能有一種文化？我們若將這

一質疑向亨廷頓當面提出，不知他會怎樣回答？然

而，對於東方民族來說，這一問題早已有了回答：

一個國家可以有多個民族，可以有多種文化並存！

東方的歷史上，一直有多民族的國家並存，他們可

以和平共處。其中，中國是最典型的例子。澳門歷

史的價值在於：它不僅說明東方的民族之間可以長

期共存，而且，西方民族與東方民族也可以長期共

存，並且各自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一個已

經被歷史驗證的真理。

未來的世界各民族肯定不會像古代社會那樣純

之又純，大規模的人員交流，必然帶來大範圍的人

員雜居。不論是任何民族，都會有混居的狀態出

現。但是，這並非意味妷民族文化的末日。因為，

在新的定居區，仍然會有各民族自己的選擇，並形

成自己的社區。這些社區，將延續各民族自己的傳

統文化。祇要他們自己珍視自己的傳統，這種傳統

便能延續到永遠。

這就是澳門四百年歷史的啟示。

【注】

  (1) 《利瑪竇中國劄記》，第2卷，第2章，何高濟等譯，中華書

局版，頁141。



自梳女（亞慜布油畫　220 x 150cm）　林永康．1999年作品

　　

　　此歷史畫作品獲第九屆全國美展銀獎。它反映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搖籃的廣東在19世

紀中期出現了“自梳女”這樣獨特的社會群體。正是這些從封建宗法桎梏中掙脫出來的勞動

婦女，以及星羅棋布的繅絲作坊，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南中國的萌芽。在當年混沌的

歷史中，她們可能對未來感到一片茫然，但是她們留在歷史的身影卻是無比清晰的。


